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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在美丽的粉豆花盛开之
际，豆蔻年华的我，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
教师。

我曾因逆反心理强而叛逆，学习成绩飞
速下降，无助而迷茫之际，所幸遇到了她。
初次见到她，我眼前一亮——那清秀面庞上
的大眼睛正柔和地扫向我，充满智慧与关
爱。我欣然跟在她身后，走向六年级二班的
新教室，感觉她似一阵轻风吹过学校走廊，
周围忽然安静下来，操场上同学们的目光也
不约而同地投向她。她的头低下去，从容而
安静地迈着有节奏的步子。她有一头漂亮
的短卷发，大方得体的浅色西装衬着她笔直
而修长的身材，背影都美！

她与身边的其他老师有太多不同。当
年的老师大多衣着随便，有的副科老师上课
时捧着课本讲课，家乡话却土到我们完全听
不懂。她从不随意说话，不小题大做，不在
我们面前发火。有一天，胖胖的刘家新同学
在课堂讨论后一时兴起，前后张望，大声说
起闲话来。手捧语文书站着讲课的她面沉
似水，高喊一声：“大新子，你要干什么？！”柔
和的女中音突然急促变高，这是我记忆中她
唯一一次发火。大新子赶紧站起来又怏怏
坐下，他感到不好意思了吧。

是啊，谁好意思破坏她营造的完美课堂
呢？她的讲课那样精彩，她用饱含深情的
普通话娓娓叙述，循循善诱，语文课像在
为我们播放精彩电影。我们惊诧于课文
之美、人物之美、情节之美。我们不由自
主地盼望上语文课，陶醉于能获得很多收
益的课堂。

听课之余，我的目光偶尔会停留在老师
身上，那时我会莫名欢喜。卷发一丝不乱，
颈部十分罕见地歪扎着一条漂亮的花朵状
丝巾，丝巾有时会变换，配着她端庄的面庞，
显得她美丽优雅、与众不同。

我曾在进入新班级的第一天傍晚，兴奋
地与母亲谈起她，我急切地想知道有关她的
更多信息。“那是一位老高中生，很有水平。
她对象是她同学，是一位大学生，在一中当
外语老师。”妈妈说。

我惊喜之余暗想：才貌出众的她绝对配
得上大学生丈夫，她配得上世界上一切美好
事物！那天我知道了她的名字：赖荣青。我
觉得她连名字都美：“青”字代表了青草、绿
地、森林、希望、生命……

前不久的一天，与年近八旬的赖老师聊
天，她还在表扬我：“……当年你的文章曾
在全公社学校作为范文，给学校、老师争了
光，我常跟人夸你！回想我的教学生涯，学
生们对我都很好，就是那些调皮的同学也对
我都那么好，没有记恨我当年对他们的严厉
批评。”

赖老师打字速度很快，字里行间满是真
诚、关爱、鼓励，没有一个错别字。

“老师，那是您指导的结果！您一点都
不严厉啊，您的严厉建立在尊重与关爱的前
提之上，并且裹了糖，他们感恩还来不及，哪
里还会记恨？在学生心中，您永远是美丽的
妈妈、优秀语文教师的代表、当之无愧的师
德模范！”我在手机屏幕上写下文字，泪水扑
簌簌落下来。回想起美丽的赖老师对我的
爱和鼓励——感谢恩师，感谢那个粉豆花盛
开的花季！

刘玉泉是我的堂哥，他排行老
二，我打小就喜欢二哥长二哥短地叫
他。他是我的小学校长兼数学老师。

二哥常常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
子，是很多学生眼中的严师，再调皮
捣蛋的孩子见了二哥都是一副老鼠
见猫的样子。我倒是不怎么怕他，他
也从未训过我，大概是因为我乖巧，
学习又很好吧。但二哥也强调说了，
在学校里不许喊他二哥，要喊老师，
回家后可以喊二哥也可以喊老师。

直到那天午睡后，作为学习委
员的我去办公室拿全班的作业本，
我看到二哥正在训斥几个高年级的
男生。他暴跳如雷地吼着，那几个
男生垂着头，蔫头耷脑的……我吓
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有几分尴尬
地站在办公室门口。从二哥的训斥
中，我听出了个大概。原来几个男
生趁午睡时间偷偷溜到学校后面的
水库洗澡，幸好二哥不午休，一个班
级一个班级地巡查，发现少了人，猜
出个八九不离十，一路追到水库，结
果看到一个男生正在水中扑腾着上
下沉浮。要是他再晚去一会儿，想
想都后怕。我也愤愤地想：“活该挨
批评，活该！”

第二天，我再去办公室，又遇上
去水库洗澡差点丢命的那位男同学
的妈妈，她正对二哥说：“你训得对，
这个孩子就是皮痒欠收拾。”二哥却
直摆手。

为此，二哥再次让全校每个学
生认认真真地写安全保证书，还说
必须让家长签名后再上交。于是我
在保证书的基础上又加写了内容，
就等着妈妈散工后签名。没想到
那天妈妈摸黑才散工，第二天又早
早出工了。我上学走到半路时才
想起来家长签名这事，便一溜烟跑
回家，问奶奶知不知道妈妈在哪儿
干活，又一路找去，让妈妈过目、签
字，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傻孩子，快
去上学吧。”

等我跑回学校时，二哥已经开
始上课了。他阴沉着脸，对我怯怯
的“报告”声充耳不闻，我只好鼓起
勇气大声喊：“报告！”二哥停下讲课
问：“怎么迟到了？”

我小声说：“我忘了让妈妈签
名，特意跑到地里找她签的……”我
听到教室里霎时一片轻轻的笑声。
二哥依然沉着脸：“进来吧，继续上
课。”下课时，二哥没有立马走出教
室，他说：“我要表扬一名同学，今天
刘卿虽然迟到了，但她不弄虚作
假，说让家长签名，就一定让家长
签名，刚才你们偷笑的人里面，有
没有自己模仿家长签名的？不要
以为我看不出来，所以我要郑重地
表扬她，做人一定要诚实，一定要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老师让你们写

保证书不是做样子，而是要你们把
安全这件事牢牢记住……”

那一次，我带头使劲地鼓掌。
还有一次，我和几名同学去乡里

参加作文比赛。因为那时一个老师
带一个班级，抽不出空来，所以我们
几个参赛的同学只能自己去，反正
也就三四里路远。临走时，二哥不
厌其烦地叮嘱我一番，又让我把他
的作业帮忙捎到乡教委。我吃惊地
问：“老师也有作业吗？”“我只是高
中毕业，所以现在要参加教委的培
训，多学习才能好好教你们啊。”二哥
作业本上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的。
路上我偷偷翻了一下二哥的作业，虽
然看不懂，但书写得工工整整，想想
自己的作业，时常潦潦草草的，顿时
觉得脸红，对他更加敬佩了。从此以
后，每每学习时想偷懒，就会想到二
哥。我学习一直不错，就是得益于二
哥这个好榜样。

后来，二哥第一批民办教师转
正了，除了他有响当当的口碑外，还
有他真材实料的一叠函授证书。妈
妈说，二哥要是能赶上考大学的机
会，指定能上大学。

二哥退休后，陪着二嫂继续种
地。每次回老家见到他，我都亲热
地喊：“二哥。”他也笑容满面地回
应：“三妹。”没有了当年的严厉，更
像一个慈爱的大哥哥。

有一次我问他：“二哥，咋不随侄
子去城里生活？”他说：“一辈子在村
里教书、种地，习惯了，何况你大妈快
九十岁了，我老丈人年纪也大了，他
们身边离不开人啊。”

有一天我翻阅本地报纸时，看
到上面有二哥熟悉的面孔，我一点
也不惊讶。二哥这一次是作为好女
婿被报道的。一组照片中，有二哥
给百岁老岳父理发的、有陪老人聊
天的……虽然二嫂兄弟姊妹五六
个，但有的身体有病，有的在大都市
居住，老人不乐意去，结果是老人基
本上一直由二哥二嫂赡养。二哥也
不计较，大度地说：“我退休了，有空
有钱，身体又好，多照顾一下是应该
的。”就这样，二哥一边和大哥照顾
自己的老妈，一边照顾着百岁的老
丈人。正是有了二哥二嫂的细心照
料，两个老人一个安度到九十多岁，
一个活到了一百零四岁。

村里留守的老人越来越多。二
哥家旁边的两户老人的儿女都在外
面讨生活，老人在家度日。二哥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每每包饺子擀面
条都让二嫂多做些，让邻居老人也
吃上。当然，老人家里的大活小活，
二哥也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忙。

村里人只要提起二哥，都竖大
拇指说，人家不愧为老师，有知识有
涵养。

玉泉老师
刘卿

故乡的味道
孙世伟

雨或露，总会打湿泥土路的记忆
我也如此
来自故乡的云
夹层里总有母亲烙葱花饼的气息
泪水，把思念
洗了又洗

故乡的味道
藏在荠菜、苦菜、山麻楂、槐树花里
它们在故乡的田野、山岗、沟壑
安营扎寨
母亲，把它们做成各种美食
品尝，那可是一种口福

好久，好久，没嗅到故乡的味道
贪婪地吸一小口
满满的幸福感，满足感
故乡
那可是，我梦回萦绕的地方

乡愁
把故乡的味道，包裹
顺着这蜿蜒的脐带小路
寄给远方

教师节抒怀
邓兆文

这是为塑造灵魂的人
设立的节日
你越索取，他越高兴
越给力
你长胖，长大了，他变瘦
变老了
他的学问通四海，好像
永不枯竭
每次授课，都娓娓道来
涓如细流
他不是没脾气，只是职业
不允许
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他
生活的全部
局部也有不为人知的困惑
但从不表现出来
他们是那样的可敬可爱
像一座山，值得我们终生
仰望、鞠躬

窗前
徐修强

一缕阳光照在脸上
丝丝清新拂过
她像只蜜蜂,停在花前
窗外一轮冉冉的红日
是清晨的习惯陪伴
总能唤起心中的澎湃
讲台上悬挂的田野
催促永不停辍地耕耘
风吹麦浪，小鸟在麦苗间
唱起天籁，那是
春天里最美的期待

人世间

美丽的女教师
荷塘

诗歌港


